
那个潮湿的早晨，砖红色的太阳从东面带来的仍
是一地的清凉，我和母亲去赶集。

热闹的集市，农户们把家里可以拿来交易的东西
都摆了出来。常摆摊儿的还支起了木板，有的扯起蛇
皮编织袋似的伞，红一条绿一条的，在风的吹拂下吆
喝着晒得变了色的的确良、老粗布以及自己手编的笤
帚苗、柳条筐。

吃过午饭，我就该骑车赶到40多里外的学校去住
宿了。但一早，母亲说“咱先去赶个集”，向来不知拒绝
的我，自然就推起了自行车。每个月回家一趟，除了把
住宿时需要换洗的衣物和空了的咸菜瓶带回来，再带回
去一个月的零花钱和满满一兜子的炸咸鱼和鸡蛋、咸菜
之外，我还会抽空跟父母去地里薅草或给棉花喷农药。

上次，回家正赶上插地瓜秧。天旱，父亲推着水
桶去给地瓜秧浇水。在地头上，软皮管子咕咚咕咚地
喷到铁皮筲里，冰凉的河水泛着白沫，还随时漂一些
草屑。我憋住一口气，这样有力气把铁皮筲提到地瓜
垄之间，用舀子给地瓜秧浇水。下午回校的时候，裤
腿上黏着泥，可我没觉得丢人，到了宿舍用手搓一搓，
裤子上就只剩下一些微微泛黄的点子。

这次，母亲坐在后车座上。我驮着她，小心翼
翼。她怀里抱着一篮子红壳鸡蛋。刚回家时母亲就
说，最近鸡下蛋挺多。

没想到，母亲带我在闹闹哄哄的人群里走了半
天，最后找到一个角落，蹲了下来。母亲有些羞惭地
把鸡蛋篮子摆在了路边。我才发现左右都是卖鸡蛋
的，有的脚边还卧着鸡爪子被绳绑着的红冠公鸡或眯
着眼扑扇着翅膀的白毛母鸡。

母亲的不自在也感染了我，我把脸埋在膝盖上，在
周围讨价还价的吵闹声中，恍惚有了学费困难的窘迫。

有人用很敞亮又惊讶的嗓门喊着母亲的名字：“怎
么，你也在卖鸡蛋吗？”母亲惶惑地站起来，遮掩着：“鸡
蛋吃不了了，天热怕坏了，就来卖一些。”那人很有经验
地弯下腰：“一看就是柴鸡蛋，又大又红。”她把鸡蛋一
个个，都捡到了自己的篮子里。母亲伸手想挡一下：

“你不挑挑吗？你先挑好的。”“都好，没啥挑的。”随后，
那人很麻利地报数：“一共75个。”我抬起头来，看到别
人都有带圆盘的秤，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那人说：“按个数就行，我已经打听了，一个 5毛
钱。”母亲犹豫着：“有这么贵吗？”那人很有底气地说：

“应该价更高点儿，你这鸡蛋好，你就算照顾我了。”她
把一张 50块钱递了过来，母亲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
不溜秋的手绢，卷开，从里面找出零钱给她。

那人挎着篮子一拧一拧地走了。我们也站起身
来，空气里还震动着她脆响的笑声：“有空，去我家喝
水呀。”而我在木呆中才意识到鸡蛋已经卖完了。母
亲拽拽我，示意回家。左右的人沉默着，用欣羡的目
光看着我们空着的提篮。

在路上，母亲说买鸡蛋的人是邻村的。她孩子娶媳
妇是母亲说的媒。那人让儿子来谢母亲，送来了桃酥和
喜糖。母亲没要，说结婚容易拉饥荒，别赊一些账。

“她是要还我的人情哩。”我骑着车，听着飒飒的
风，似乎有母亲颤抖的嗓音。我想，母亲那一篮子鸡
蛋，更宁愿卖给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返校的时候，那 50块钱到了我手里。母亲说，这
周还是炸的咸鲅鱼，腌的鸡蛋还不咸，月底你回来时
就能带上了。

我走时没见到父亲。他去外地干活了，给人家画
墙上的广告牌。母亲说父亲春天种地，一个月没出去
干活了，得去挣点钱。

20世纪 70年代，我出生在破旧的祖屋，那是我爷
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祖屋的前院是两间大瓦房，我家
和大伯家各住一间，后院是三间厦子房，因年代久远，
家贫无钱修缮，祖屋早已千疮百孔。白天，一缕缕阳
光穿过屋顶瓦片间的破洞，洒下一道道金黄的光柱，
我喜欢看那在光柱里欢快跳跃的粉尘。到了夜晚，我
躺在火炕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入眠。

包产到户后，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
候，村子重新规划街道，给我家分了一院两间宽的新
宅基地。为了从破旧的祖屋里搬出去，父母用勤劳的
双手，在土里既刨食又刨钱，甚至于砸锅卖铁、东家
借、西家凑，拉下了多少年都还不清的饥荒，硬是拼了
命才盖起了两间土木结构的大瓦房。大瓦房很少用
砖，只是在几个承重柱和门窗框四周用了少量蓝砖，
其余的墙体都是在土墙上面胡基盖房子。

那时候，我家临街的院墙也是土夯的。土墙底下
最宽处约一米，顶部最窄处也有五六十厘米。

那个年代，农民一年到头守着自家那几亩责任
田，几乎没有人进城打工。在农闲时，如果谁家盖房
子，像夯土墙、打胡基这样的重体力活，淳朴厚道的邻
里乡亲们便会义务帮忙干活儿，不收取一分工钱，主
家只需管一日三餐。

夯土墙时，父亲和邻居叔伯们先打好地基，然后
在其四个角各深埋一根高约三四米的木椽作为柱子，
将其顶部收口固定，呈上窄下宽的梯形，从底部向上
用一根根木椽紧挨着固定在四根柱子上，形成长三
米、宽一米、高一米多的空间，给里面填进二三十厘米
半潮湿的黄土。黄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太干没
有黏性，土墙不结实，土墙太湿又容易倒塌。

夯土墙用的是半圆球形的大铁锤子，有十来斤重，
平面处有一小孔，嵌入约一米长的木棍，其顶部安装长
约二十厘米的木手柄。用这大铁锤夯土，不需要什么
技术，全凭一身好力气。父亲双手高高提起大铁锤，用
力锤打坑土，待黄土被锤打得坚如磐石后，再填入一层
新土，继续锤打。父亲一边夯土墙，一边向上添加木
椽，直到土墙高约三米。盖房子的土墙不能太高，否则
容易倒塌。等土墙晾晒干透后，匠人在上面高高垒起
胡基，架椽铺瓦盖房子。土夯的院墙只有两米高。

那时候雨季特别长，雨淅淅沥沥地一下就是十天
半个月。土院墙怕水泡，今天这塌一块，明天那垮一
片，没几年，土院墙便垮塌得连人都遮挡不住了。

父亲嘴里咬着旱烟锅，看着土院墙鸡飞狗跳的残垣
断壁，对母亲说：“不打胡基垒墙怕是挡不住贼娃子了。”

春暖花开时节，父亲开始打胡基。他找土质黏性

大的荒地，平整好一处土地，用一个平底大石夯瓷实，
上面放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模具，长 50厘米、宽 40厘
米、高 10厘米，在模具里撒一些草木灰，打好的胡基
就不会和地面粘连。父亲将湿黄土用铁锨铲进木板
模具里，用一块长条木板沿着模具四周来回刮动，使
泥土整齐地平铺满模具，然后用平底大石磓用力砸泥
土。大石磓重 20多斤，提起来很费力。打好一个胡
基，一般只需要提起大石磓，在泥土上砸五下：四周各
砸一下，最后在中间砸一下就好了。之后，拆掉模具，
取出土坯，垒起来自然风干。父亲从早忙到晚，身上
的衣服被汗水浸湿，又用体温烘干，一天累死累活地
能打四五百个胡基。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劳作，父亲打了上万个胡
基。为了防水，父亲和叔伯们用架子车把胡基拉到村
里的砖瓦窑烧成砖。望着胡基砖砌成三米高的院墙，
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屋的胡基院墙早已拆掉，
在原址盖了楼板平房。当年，前院两间大瓦房的土外
墙用胡基砖包起来加固，至今矗立了近 40年。胡基
砖上斑驳的岁月痕迹见证着父亲对家的责任和对我
们深沉的爱。看到胡基砖，我就想起了父母健在时那
令人难以释怀的旧时光。

旧时光里的胡基墙 □ 金 林
悠悠悠往事

人人在旅途

我
的
父
亲

□
张
爱
华

亲亲情随笔

父亲是一个有着 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虽然他离开
我们快30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让我难以忘怀。

父亲先后在洪湖县委办公室、农业局、土管局工作，担
任过科长、区委副书记、书记、局长等职务。

父亲清瘦修长，他常上穿白色衬衣，下穿军色裤子，还
有一个常年不离身的斗笠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还有他晒
成黝黑长年长斑的背部，是我儿时对父亲最深的印象。

记忆中，父亲常年在农村驻队，每天与农民打交道，他
的好些朋友也是一些农民兄弟，他长年与母亲分居两地，而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母亲工作
也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我们，父亲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兄
妹几人一年也难得见他几次，他一回家爷爷奶奶笑逐颜开，
我们兄妹更是欢声笑语，如同节日般幸福、愉快，但是这样
的日子少之甚少。儿时的岁月就在日复一日期盼父亲回家
团圆的日子里悄然走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节，大年三十，有一个年龄40
多岁农村汉子到我家来乞讨，父亲闻讯立刻把那人请进家里，
母亲端来饭菜，父亲和那人谈了好长时间的话，才把那个中年
汉子送走。那人走后，父亲一脸严肃，一个人躲进书房里不知
写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来乞讨的中年汉子是父亲所管
辖区内的农民。没有等到春节过完，父亲就背上行李去驻队，
而且就住在这个曾经到我家乞讨的农民家里，他这一住就是
两年，只有在安排区里工作时才回去。听母亲说，那个大队当
年的粮食产量大翻番，这件事情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而父亲管辖的区也成为全国水稻种植先进县市区，多次受到
各级政府的表彰。

我念高中时，党组织关心我们一家，把我母亲调到父亲
工作的那个区，我们兄弟姊妹才陆陆续续回到父母身边，但
是能与父亲同桌吃饭，享受天伦之乐，还是稀罕事。祖母突
发脑溢血去世，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子女，也只在家守孝三
天，而且坚决不让下属和朋友来吊唁，不收任何礼金。料理
好祖母的后事，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照样早出晚归，不是开
会就是下乡。即便是隆冬时节，父亲也不得闲。冬季是大
兴水利的好时机，那时他所工作的地方，没有一条像样的灌
溉水渠。在他和他战友的带领下，挖出一条长达十几公里
的人工渠。那时的冬天很冷，父亲带领区委一班人，一人包
一个队，与农民同住一个棚、同吃一锅饭。那时工地上，分
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农民，你听到的是热火朝天劳动号子
声，看到的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记
忆中挥之不去。

父亲性格爽直，不善于说奉承话，敢做敢当，善于学习，
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更是勇于创新，勇于实
践。记得那时，他把所在区乡镇企业办的风生水起、红红火
火，几十家乡镇企业遍地生花，尤其是石油配件企业至今在
全省还占有一席之地。

父亲去世时，年仅53岁。他没有留给我们一分钱存款，
但是留给我们的是善良，是为人正派的品质，留给我们的是
勤奋工作，不图回报，不计个人得失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
铮风范。父亲一生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高官厚禄，他只是
最基层的一个科级干部。父亲这一生虽然平凡，但是作为
长辈，他馈赠给我们一个重重的厚礼，那就是，踏踏实实做
事，老老实实做人，做一个平凡而正直的人。

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我仿佛又看到他穿着雪白衬衣，
面带阳光般灿烂笑容，迎面向我走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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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随笔

也是天公作美，浙江江山之行，清凉舒适。游历
期间，烈日隐去了灼热的身影，秋风一路送爽，间或细
雨飘飞，虽然打湿了眼睛，却平添了几分浪漫，撩起了
几许情思……

车过江郎山，远远望去，山体像刀削斧劈般陡峭、
峻拔，奇伟壮丽、高耸入云，令我不由想起伟人的豪迈
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下榻在环境清幽的耕
读度假村，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嘈杂，四周草木繁茂、翠
色掩映、风景秀美。看晚餐尚早，我们一行数人步出
酒店，顺着小路左转右拐，不一会，来到杨柳依依的海
棠湖边。据说，旧称湖塘的海棠湖，与人类和谐共生
的历史可追溯到汉唐，每年开春时节，海棠花开，给湖
光山色增添了不少的妩媚和艳丽。只见湖面宽阔，纵
横数里，长堤拱桥相连，延伸到对岸；木屋、亭台错落，
分布在湖畔。沿着栈道行至湖心，扶栏驻足，远山近
水，一览无余，轻风拂过，碧水微澜。“湖上风来波浩
渺”“烟波渺，暮云稀少”，苍茫也好，空蒙也罢，内心一
时百感交集，突然，远处高架桥上疾驶而过的高铁发
出的尖锐呼啸，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次日上午，天色阴沉，凉风习习，适宜出游。行走
在廿八都，踩踏在青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巷道上，有时
光倒流的感觉，恍惚穿越回人人拱手作揖的封建时
代。在偌大的古镇中，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大多保存完
整，透出一股古朴和沧桑。路过“浙闽枫岭营总府”“隆

兴钱庄”等处，那高墙黛瓦，那深宅大院，那精美雕饰，
无不显示了数百年前大户人家曾经的富有和气派。一
些临街民居改装的店铺，在不遗余力地兜售铜锣糕、葛
根粉等当地特产，一位小伙子还高喊着估计是自编的
段子，用双手上下抖动着大的圆形簸箕，双腿随之有节
奏地跳动，簸箕上分装的二三十个刚做的麻饼也上下
抛动，幽默的语言加上诙谐的动作，引来了不少游人的
围观和拍照，这种喜乐的促销方式，倒也别开生面、别
具一格。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廿八都在诡谲多变
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基本保持了原生态的风貌，保存了
传统和现代交织的风情和韵味，这得归功于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远见卓识和倾力保护，使局囿于城市钢筋水
泥群的人们，多了一个寻梦、圆梦的“朝圣之地”，有了
机缘去深度解读、深刻体味根植于心的浓酽酽的乡愁。

午后稍作休息，驱车前往仙霞岭。我们从检票口
齐向岭头进发，不多时，兴致盎然地登上了第一道关
门，映入眼帘的关寨是用条石垒砌而成，石缝间青苔
丛生，石墙上布满了岁月斑驳的痕迹。大伙紧挨一
起，在草书着“仙霞关”大字的竖立的石碑前合影留
念。站在这个险要的隘口，聆听着古老的故事和传
说，有一种凝重悄然滑过我的心尖。据史书记载，唐
末黄巢起义军由浙入闽，在仙霞关开道筑路七百余
里，而后挥师直趋建州。望着盘旋而上、蜿蜒而去的
古道，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义军将士敲打、搬运和垒

砌石块时挥汗如雨的劳作场景。隐没在山岭深处的
仙霞古道，朝南一直通向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浦城，与其境内的南浦溪，共同组成连接闽江和钱塘
江的水陆联运线，进而为商贾仕宦北上中原、南下福
州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

秋风萧瑟，荒草萋萋，不由勾起遐思几缕，那久远
年代的一幅幅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勤劳勇敢
的江山担夫，肩挑手提，将无以计数的货物，沿着野兽
出没、罕见人烟的仙霞古道南运北输，他们视苦累为
无物，来回穿行于酷暑和严寒，途经的几百里山路，不
知抛洒下多少辛劳的汗水……这些担夫中有不少人，
一来二去，索性拖儿带女在浦城安家长住。在浦城的
迎远门外，有一条江山人聚居的江山街，开设有客栈、
货仓、饭馆、铁铺等，守法经营，与当地人和睦乡邻，甚
而结友联姻、融合一起，可谓浦城江山一家亲。“雨来
了，下山喽！”一声声呼喊，打断了我的思绪，羊毛般的
细雨落在身上，却一点也没知觉……

从保安乡戴笠故居到清漾村毛氏宗祠，两处景点
观后，心情大为迥异，有如乌云密布到拨云见日，个中
滋味游者自知。

伫立在山脚下，仰望着云雾缭绕的江郎山，内心
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有些话语想脱口而出，又咽
了回去，也许，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面前，任何赞
美的语言都失去了分量……

江山记游
□ 蔡旭麟

初识洪湖，源于那首在中国乐坛流行了半个多世
纪仍兴唱不衰的《洪湖水，浪打浪》。因而，我很是迷
恋那“遍地野鸭和菱藕，晚上归来鱼满舱”的欣荣景
象。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一久蓄的夙愿。

这次下湖的地方是位于洪湖西北部的洪湖赤卫
队的故乡——瞿家湾。轻舟甫出湖湾，洪湖那宽阔浩
荡的水面便在眼前一览无余，破浪前行，水面柔滑如
厚缎，少了粼粼细波，多了连绵起伏的大波纹；水路宽
阔，相向频频驶来的快艇上游人隔舟驰笑，一脸舒畅。

离舟登岛，清风徐徐，那湖竟轻曳彩衣翩翩起舞，
绿叶轻扶，红荷巧笑，细雨下的洪湖美不胜收。导游
告诉我：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泊，是我国仅剩
不多的水生动植物种原地。已被列为国家湿地保护
区。“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
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这是咏叹西湖的诗句，却切
实道出了我此时的心境。与西湖比，洪湖少了些许虚
幻超玄的美。人说西湖浓妆淡抹总相宜。西湖的确
很美，玄秘中含着朦胧美，艳丽里带着灿烂色。然而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难以贴近。淳朴的洪湖却在给人
以美感的同时让你切实领略到她的亲切，她的实在。
洪湖不仅给人以视觉感官上的美的享受，她还曾用她
的乳汁滋养过红军，孕育了共和国最初的梦。

风送细雨，沿湖堤往湖中前行，长堤细雨配柳色
迷蒙，十分应景。两边连绵铺生着高过人头的大片芦
苇，在一处较宽敞的水面上泊了桅船一艘、划子数只，
导游说，这里是《洪湖赤卫队》实景演出的大“舞台”，
每天都有表演，可惜我们刚刚错过一场。我想起此前

在长堤画廊漫行时，似曾听见这个方向隐约飘有“浪
打浪”的乐音与“枪炮”声，想必那时正在表演。遗憾
间，一位短发过耳、身着蓝底印花上衣的女子与我擦
肩而过，导游指着她的背影说：这就是韩英的扮演
者。瞧着她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绿荷粉花
之间，不禁令人遐想联翩、唏嘘不已。

步入栈桥处，低云散尽，太阳露脸，湖面水草、荷
叶上水滴滚珠，蜻蜓闪舞，人人为之顾盼流连。栈桥
边，水榭旁，游人或歇脚凉亭，或寻镜摄彩，或摇风鼓
绿，意兴怡然。可最是撩人意兴的，始终还是那大片
的荷花从湖边尽情撒播开去，田田荷丛中，杂陈漂浮
着大片不加修饰的野生菱角、摇曳着大片翡翠芦苇，
还有那野鸭与鸳鸟和鸣，蓝天共渺水一色！

沉浸于自然情境之中，不觉日竟西斜。我无暇再
去光顾那附近的美景，便径直奔莲池去穿荷采莲。采
莲船时隐时现，粉花绿叶中不时钻出游客，一边使劲
摇桨，试图在高密如林的荷秆间划出条道来，一边探
身勾手，饕餮鲜莲嫩菱。红莲映日别样美，只是难消
酷暑热燥。情急处，顺手摘下一大片荷叶来当帽戴。
顿感无比清凉。更有趣的是，被荷叶打包后的莲蓬，
剥开来的莲米也很鲜嫩，入口甜脆，清香可人。难怪
文人墨客在赞美爱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同时，哪怕田
田绿荷入冬后最终只留下些许残枝败叶，也还要颂一
下它那“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清名。

作别洪湖，兴味依然。洪湖那令人赏心的和谐自
然、悦目的人文生态，已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最爱、不
尽的牵挂！

极乐采莲洪湖中
□ 张昆仑

我和母亲去赶集 □ 张丽语

6 月的乡村，是那样深邃、空阔，一场雨过后，豆角、茄
子、辣椒沉沉稳稳地汲取着甜滋滋的养分。房前院后，不知
从哪飞来的鸟雀，傍晚和清晨都要吵上那么一阵子，把暮色
吵落，又把黎明吵醒。

玉米地里流浪着洁白的云朵，成群的喜鹊飞来飞去，从
田野飞到电线上，从小路飞到树枝上，它们欢叫着，把心里
的喜怒哀乐传遍田野。

今年风调雨顺，玉米秆高粗壮，头上长着白樱穗子，腰
间打一两个结，吐露棕色的或白色的胡须，一株能结两三
个，像怀孕的女人。掰一棒在手，闻闻已有醉意了，更别说
吃到嘴里咽到肚里了。

村路上，大片的玉米在微风中瑟瑟抖动，蔓延在望不
到尽头的村庄。天微微亮，农人们趁着阴凉，呼啦啦钻进
比人高的玉米地里。“咔嚓咔嚓”的响声如同美妙的乐曲
回荡在田野上，一穗穗玉米扔在空地上。留守妇女们和
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就负责往麻包里装玉米，力气好的男
人，就负责扛着玉米堆放在三轮车上。村小学东庄稼地
里，近看有人走动，谷穗摇摆着，原来是老徐哥和他亲家
一起收玉米呢！

“老李，吃玉米来地里掰吧！要不，过几天就老了。”青
纱帐里，老徐哥头戴着帽子，脸上戴着围巾，露出一对黑乎
乎的眼睛，裸露的胳膊晒的通红。亲家虽是城里人，但舍得
下力气，脾气也好，弓着腰把玉米一袋一袋从地里往外背。
玉米倒进三轮车厢，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突突突”一辆
辆满载玉米的三轮车摇摇摆摆奔跑在阡陌上，颠簸着开进
了村庄。

庄稼也有轮回，轮换着丰收，去年村里小麦好今年玉米
好。从村东到村西，金黄的玉米棒子，颗粒像金黄的珍珠，
排得整整齐齐，煞是诱人。连白大爷都埋怨到：那么一大堆
玉米堆在院子里，要一个个的剥皮，真让人欢喜让人愁。

农村人干惯了庄稼活，闲不住。坐在黄黄的玉米堆里，
才感觉到踏实。晚饭后，皎洁的月光下，婆婆带着儿媳们坐
在院子里剥玉米衣。先把青黄色外衣剥下来，留下细沙般
内衣，挽着细纱往后翻，然后把两个玉米捆在一起，编织成
一个大玉米鞭子，然后挂房檐下。要不就堆放在偏房里，架
成冒尖的玉米垛，当作小粮仓保存下来。徐衣巴对我说，架
玉米垛也得讲技术，一层一层向上垛起，转圈的都是玉米穗
朝外，风刮不倒，雨流不进。

那些脱光衣服浑身光溜溜的玉米棒子，在太阳最耀眼
的日子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堆在阡陌小路上，堆在村里
的水泥路上。晒干了，就开始进行脱粒。把玉米放进机器
里“呼呼啦啦”米粒就和棒子分离，既省时又省力。今年 94
岁的刘大爷说，记得小时候，没有机器，全靠人工一粒粒剥
下来，一天下来，手剥得麻酸红肿。

玉米多的一部分卖出去，留下一部分拉到庙王村，磨得
粗一点的是玉米糁，磨得细一点的是玉米面。农人们在品
味着玉米粥、黄面窝头、黄面拌蒸菜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一
种苦尽甘来的甜蜜与幸福……

夜深人静，村庄在金黄的怀抱里，土墙青瓦的房屋，格外幽
静。沙河的水很清澈，映着金黄的希冀，在哗哗流淌。玉米丰
收的场景，就成了村子里最美丽的风景。

月光洒遍田野，婆姨们对话和着夜风，飘在乡村的月夜
下，轻轻地越飘越远……给芒种后的村庄，带去了生机与活
力，连梦里都是一片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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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日荷花别样红。（刘丽 画）


